











     











  文艺复兴以后的喜剧多以婚礼来结束，在 17、18 世纪那些“三一律”的
戏里，常常会出现一个有权势的糟老头，要在一天之内和年轻的对手争夺一个
待嫁的妙龄女孩。这类故事如果到了张艺谋的手下，一定是《红高梁》和《菊
豆》那样的悲剧，而在莫里哀和博马舍的舞台上就能让人从头笑到底。一个常
用的喜剧套路是“调包野合”：当老头打好了如意算盘，在黑暗中来到花园里
他所垂涎的“女孩”身上时，这“女孩”其实已经被换成了他那久被冷落的老
婆或未婚妻。这样的段子演员发挥得好总能让全场爆笑，那是对仗势欺人的父
权形象的最尖刻的讽刺。  
  对比我国最近的喜剧表演，特别是前些天在中央电视台闹出风波的二人转
事件，差异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问题主要不在喜剧能不能表现与性有关的
情节，而在于为什么表现。我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演出的电视直播，媒体的报道
仅仅聚焦在那个“露背”及“解开裤子扇风”两个场面，那当然明显含有性暗
示。但光看这一点，还做不出该节目是否“不健康”的判断，因为不知道那两
个场面在整个节目中的上下文。如果没有恰当情节的支撑，纯粹是为了博人一
笑，为性而性，那就只能说是低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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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低俗的喜剧是不是只有禁一个办法呢？那倒未必。当然，央视那时候
也许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那是个直播节目；但如果从总体上来考虑喜剧的创
作，更好的办法就不是微观地去检查剧中有没有性暗示的细节，而是宏观地来
看总的故事走向。创作喜剧一方面要抓故事，抓大方向，另一方面，也必须正
视喜剧与性之间的必然联系。缺了前者，作品容易流于低级趣味；缺了后者，
也会抹杀喜剧的特点。  
  当然，也有许多喜剧性的表演并不需要完整的剧本和故事框架，只要一两
个人说说笑笑。二人转可以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不一定要朝着所谓正规戏剧的
方向去发展做大，因为民间很需要原生态的二人转这种灵活亲民的娱乐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纯粹娱乐性的小型说唱是否就只能为性而性来逗人笑呢？  
  人们常常以为美国是个性泛滥的地方，演艺业就更不用说了，其实那里的
演出是分层次的，各种类别都有很清楚的行规。他们也有很多以说、噱为主的
喜剧演员，叫 standup comedian，直译是站着的喜剧演员，就像我们这里已
经很难看到的单口相声。这些演员多数在大宾馆和“喜剧餐馆”里为客人讲笑
话逗乐，最著名的那些则在电视上做脱口秀。与性有关的笑话当然总是必不可
少的一道菜，但在电视上就比在宾馆餐馆要有分寸得多，因为有这种演出的宾
馆餐馆一般不会有小孩去，而电视是大众传播，谁都能看。就是电视也还要分
大家都会看的普通时段和给特定观众看的特定深夜节目，不会让少儿不宜的故
事玷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近几年来最大牌的两位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
（纽约）和杰·莱诺（洛杉矶）都是做的深夜节目，每天夜里一个多小时，一
开始总要把当日的新闻用笑话形式说一说。前些年白宫传出性丑闻，给脱口秀
演员送去了千金难求的素材，一时间电视上各个台都性致勃勃，拿着克林顿的
拉链穷开涮，但表演者都有君子风度，只动口说，不会动手演示动作。再说那
毕竟是名人的拉链，如果换成个一般的公马，哪怕能编出更多的笑料来，也不
会有多少意义。当男性壮阳药“伟哥”问世的时候，脱口秀演员又来劲了，但
大腕杰·莱诺特别感兴趣的是，克林顿的竞选对手、70 多岁的鲍勃·多尔的竞
选班子故意向媒体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患过前列腺癌的老多也参加了前期的
伟哥试验，成效显著！于是他就编个笑话说昨晚做了个恶梦，和刚吃下伟哥不
久的多尔两个人一起被卡在电梯里。这绝对是个荤段子，也就是性笑话，但他
讽刺的是不甘示弱的老政客还要使劲向选民炫耀自己性能力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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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像这样将性与时政结合起来的具体做法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
喜剧演员的社会意识却是我们也应该有的。其实中国本来就有源远流长的优秀
喜剧传统，关汉卿《救风尘》里的名妓赵盼儿就用美人计——也就是利用自己
的性魅力——狠狠地教训了有钱有势的恶棍加色棍周舍。《西厢记》里的性描
写充满了诗意，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和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相似。就连《牡丹
亭》里也有个最发噱的丑角石道姑，她那段关于新婚之夜的滑稽描述并不是为
性而性，而跟汤显祖在剧中关于男女关系的思考紧密相关，甚至被今天的女性
主义者视为先驱，因为她挑战了男人结婚完全就是为了女性身体某器官的观
念。  
  和中外古今的优秀喜剧相比，当今我国的喜剧表演的状况显然是不能让人
满意的。但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出了一两个所谓的“事件”，就只把眼睛盯着演
出中的性因素，把艺术批评变成了“卫生检查”甚至“灭菌大扫除”。老百姓
需要喜剧，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地引导喜剧创作，把某些必要的细菌做成有益于
人民的营养品。 
 
